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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抱一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摘  要 

 

本文主旨在以舞蹈《奼紫嫣紅》為例，分析文化內涵所賴以呈顯的編舞技法與舞作結

構。《奼紫嫣紅》以《牡丹亭》為文本，為表現其內涵，在編舞的技法上，經分析可見包

括了意象的設置、象徵法的運用、虛實相生的場景安排、及總體舞蹈結構的環環相扣等。

在這樣的編舞技法及舞作結構下，《奼紫嫣紅》即表現出了富含中國哲學與美學思惟，且

應和中國歷史時空觀之舞蹈內涵。 

 

關鍵詞：牡丹亭、杜麗娘、審美意象、象徵法、虛實相生 

壹、導  論 

本文的重點，在於以《奼紫嫣紅》為例，分析文化內涵所賴以呈現的編舞技法與舞作

結構。以《牡丹亭》為文本，擅長於編創中國舞的編舞者蕭君玲於 2005 年創作了舞蹈《奼

紫嫣紅》，她經過了案頭工作的準備，不但閱讀了闡述《牡丹亭》要旨的相關論述，也閱讀

了關於中國傳統哲學與美學的基本文獻，並以適當的編舞技法，一點一滴的編創出舞蹈的

動作與場景來。 

編舞技法的選定與運用，是要呈現與《牡丹亭》相關的義涵。而所想要表達的義涵，

有直接從《牡丹亭》裡汲取的，以及受到《牡丹亭》的觸發，所體察到的現代生活義涵。

因此，編舞技法必得要在某種程度上，與這些義涵及相關聯的哲學與美學有所呼應。 

《牡丹亭》裡的義涵，與受《牡丹亭》觸發的現代義涵，其間有什麼關聯呢？這其實

即是一個關於傳統與創新的議題。蕭君玲以為所謂的創新，基本上就是審美主體的抒發，

不論其所抒發的內容，是已存在於傳統中的既定內涵，或是從新生活經驗中所產生的體會。

蕭君玲引用朱志榮的話來闡示所謂審美主體的抒發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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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的創構以主體的審美經驗為基礎。主體進入審美活動中作意象的創構，需要

主體在外在環境的刺激下逐步積累起形式感，有通過想像活動作虛擬構象的能

力，並且具有一定的自我意識。1 

蕭君玲進一步解釋，「審美意象」可以以傳統中國哲學所論之「象」為基礎來界定，其

義並可與榮格心理學中「集體無意識」之觀點相參照。其闡述如下： 

審美意象包含二個向度，一個是『意』的向度，其中包含深層的無意識層次與表

層的意識層次；另一個是『象』的向度，意指審美對象，審美對象可分為虛實二

個層次，實的層次代表實質客觀的對象，虛的層次代表主體意識所虛構的對象，

而虛的層次是審美意象的重要內涵，是組織整個審美意象的動能，它部分源自於

集體無意識的原型能量。2 

若此，則審美主體的創構，固然是自己的，但若所受外在環境的刺激，包含了他人的、

民族的、文化的既有觀點與體觸，亦即「將民族與文化的因素涉入此範疇中」，那麼，蕭君

玲闡釋，「審美意象就不純然是個體的獨創性，更屬於一種『集體的意象』或說是一種群集

了個體意象的集體意象。」3換言之，該主體的創構，也可說是傳統的或民族文化的。而「審

美意象」的精緻與粗略，端看其是否能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到養分。 

中國傳統文化精神與當代審美意象的融合，對中國舞蹈的創作是非常重要且相當

有價值的……中國舞蹈的審美意象不僅是個體所獨具或獨創的，這一種審美意象

必涉及到民族、文化與社會環境的交互作用，許多聖哲學說的觀點會影響著民族

文化的發展。身體會自然的記憶當時的文化情感與審美意象的經驗，這是一個民

族與文化生命的延續與積澱，中國舞蹈的審美意象範疇就築基在這一延續與積澱

的沃土上。4 

從上述的視角來看傳統與創新的問題，研究者以為，傳統與創新的關係，即屬於歷史

事件間的蘊涵關係或因果關係。蘊涵關係，指的是主體的抒發（創新），單純而直接的延續

了傳統的固有義涵，或將之進行再詮釋，如蕭君玲、鄭仕一、鄭幸洵的論文所言：「對傳統

文化的延續並不只是傳統的再複製，而是在其根源上進行某一程度的再詮釋，而此再詮釋

就隱藏著『創新』的成分。」5而因果關係，則是在詮釋中產生了異於以往的新觀點，或受

到傳統的激使而產生的新活動與新體察。 

編舞技法的考量，就在傳統與創新的思惟中慢慢成形，具體的作法，蕭君玲解釋： 

                                                 
1 朱志榮，〈論審美意象的創構過程〉，《蘇州大學學報》，第三期，2005 年，頁 77-80。轉引自蕭君玲，《中國舞

蹈審美》（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2007），頁 123。 
2 蕭君玲，《中國舞蹈審美》（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2007），頁 125。 
3 蕭君玲，《中國舞蹈審美》（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2007），頁 123。 
4 蕭君玲，《中國舞蹈審美》（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2007），頁 89，123。 
5 蕭君玲、鄭仕一、鄭幸洵，〈中國舞蹈身體符號之能指與所指研究〉，《大專體育學刊》，第九卷，第四期，2007

年，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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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以傳統動作元素為基礎、融合當代精神思維，將中國舞蹈作出創新的發

展，前提必須以傳統動作元素為基石進行創作發展；其二是取自傳統精神為基

礎，以當代審美思潮為主的創作。是較大程度的脫離，以適合的動作語彙呈現舞

蹈主題，而不依循傳統套路來做動作的串連，它可能完全不同於傳統的中國舞蹈

面貌，但卻仍具有文化情感與精神意義。6 

於是，形式與義涵皆新中有舊、舊中有新，就在以下幾個編舞技法的層次交織下，舞

作的結構慢慢成形了。 

貳、意象的使用 

《牡丹亭》中有著豐富的意象。如朱棟霖所描述： 

湯顯祖以橫溢才華、生花妙筆創造了一組有著豐富內涵與審美意蘊的「牡丹亭意

象」。這組戲曲意象以杜麗娘夢中之「牡丹亭」為主體，包括杜麗娘夢中之湖山

石邊、牡丹亭畔、芍藥欄前，柳枝、梅樹、以及杜麗娘寫真、柳夢梅拾畫玩真之

妙筆丹青。 

這許多意象，都是自古至今人們最有感觸的事物，也常出現在不同士人的詩詞吟詠中。

其中牡丹、芍藥、柳樹、梅樹等核心意象，皆可歸於「花」之屬。而杜麗娘春情本性的覺

醒，又因觀看花園中之奼紫嫣紅盛開，及感嘆美景不常存，如〈驚夢〉中唱詞：「原來奼紫

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朝飛暮卷，雲霞

翠軒；雨絲風片，煙波畫船，錦屏人忒看的這韶光賤！」因此，蕭君玲即以奼紫嫣紅的「花」，

做為主要的舞台意象。 

另一個蕭君玲選定的舞台意象，即是「人」，包括不同時空中的杜麗娘，與不同時空中

的柳夢梅。這兩位角色，皆有非常多面向的內心情感與性格表現。如杜麗娘，角色的基本

質地是嬌柔秀麗，纖塵不染；展現開來，則可見在後花園裡的天真的春思、為情傷的執著

與純情、為情感傷的問天與悵然、婚後新歡的甜美成熟等等。李惠綿於這些層次形容的好： 

承受雙親庭訓的怨嗔無奈；春香鬧學時出乎其外、入乎其中的矜持風範；遊園借

春的傷逝感懷；入夢歡會的含羞帶怯；花園尋夢的恍惚迷離；攬鏡描容的顧影自

憐；離魂歸天的黯然神傷；魂靈遊走的鬼步尋聲；枕席幽媾的艷軟香嬌；臨安相

隨的濃情蜜意等等……。7 

另一角色柳夢梅，其基本性格為文質彬彬，情采華茂；展現開來，則可見做為杜麗娘

夢中情人時的柔情似水、風流瀟灑；面對畫像時的純真憨厚、時而興奮、時而驚怪；愛戀

時的體貼細緻；面對岳丈時的剛強傲骨。張淑香形容這角色的拿捏： 

                                                 
6 蕭君玲，《中國舞蹈審美》（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2007），頁 73-74。 
7 李惠綿，〈牡丹初綻現光華〉，《牡丹還魂》（台北市：時報文化，2004），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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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表演得不卑不亢，兼顧傲骨與善意，溝通人物的整體圓形性格與處在個別情境

下的獨特反應。所以觀眾既同情他的無辜受屈，又嘉賞他的剛直不屈，覺得他還

是那個一貫熟悉的可愛的柳夢梅。8 

在舞蹈中，這些豐富細緻的層次，雖不似戲曲中能以唱腔與科白來表現，但仍能在動

作的形態、快慢、輕重，舒緩等等質地的掌握下，勾勒出情感與性格，不依靠寫實情節的

鋪陳，而直接感動觀眾的心。 

統合來說，不論戲曲或舞蹈，就中技法的關鍵，即在能洞析角色人物。如《青春版牡

丹亭》中飾演柳夢梅一角的俞玖林，描述其師汪世瑜的教導：「一切從人物出發，從情節著

手，關鍵在於把握一個『度』字。只有理解了人物的思想過程，才能表現出有血有肉的人

物形象。」9蕭君玲亦闡述如何由掌握人到發展出人的動作： 

傳統中國文化之「氣韻」學說早已說明「人」的本性因素主導著藝術品的創造……

一個「人」或一群「人」的舞蹈，則蘊涵著文化意識、社會意識、自覺意識與不

自覺意識的主導，它是一種有生命意涵的「行動」。在中國舞蹈的藝術表現中常

見一種綿綿細長而不中斷的「氣韻表現」，即使在一連串的動態肢體活動中要求

快速定住或靜止，如中國舞蹈中「由動到靜」的亮相……其氣韻仍醞釀在身體之

內，並由眼神、表情、靜止的身體所構成的「行動」來傳達其意涵。反之，「由

靜到動」對於舞者來說必須具備某種「預動」，如欲左先右，欲前先後，欲上先

下，這種「預動」彰顯出了「行動」的意圖，有所意圖即有所意指，意指之處即

為內在情感的釋放。10 

意象的設置，使得舞蹈有了核心的行動主體。這是編舞技法的第一件事。《奼紫嫣紅》

透過花與人的意象，即可鋪設並表達出《牡丹亭》文本內涵的核心基調，即對「情至」的

重視，及圍繞著人情本性，所相涉的生命價值。這些內涵價值，如華瑋所特別指出，「《牡

丹亭》表現的是湯顯祖對情的一種深長之思，這裡的『情』在愛慕繾綣之外，還包括了承

諾、責任、犧牲、受苦與無怨無悔。」11亦如張淑香所描述： 

愛情本為人類最激烈而又最精微的經驗，它的深刻性會激發出生命全部的原力能

量，啟發人感情、心智與性格的成長。愛情的追尋，與其他人生理想的追求無異，

同樣足以表現崇高的人性精神，成就生命大事業。12 

 

                                                 
8 張淑香，〈一鳴驚人〉，《牡丹還魂》（台北市：時報文化，2004），頁 212。 
9 俞玖林，〈有信心，不掉以輕心〉，《牡丹還魂》（台北市：時報文化，2004），頁 150。 
10 蕭君玲，《中國舞蹈審美》（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2007），頁 41。 
11 華瑋，〈情的堅持〉，《牡丹還魂》（台北市：時報文化，2004），頁 155。 
12 張淑香，〈捕捉愛情神話的春影〉，《奼紫嫣紅牡丹亭》（台北市：遠流出版社，2004），頁 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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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象徵法─擬人化與物化 

意象本身，以及意象與意象之間，具有象徵的作用，方能使得舞蹈的意涵，得以多元

的展開。所謂的象徵，在此指的是擬人化與物化兩類表述法。這兩類表述法的淵源久遠，

早在彩陶時代的陶罐上，或是在新時器時代的青海、新彊、蒙古、雲南洞窟壁畫中，即已

見將人與鳥獸融合起來的造形摹寫，如果這不是單純的拿獸皮鳥羽來妝飾自身，而是祭神

所用，模擬鳥獸以方便狩獵的情景記錄，或如尚書所寓示：「鳥獸蹌蹌」、「鳳凰來儀」、「擊

石拊石，百獸率舞」，象徵一種德被天下的祥和景象，那麼這些妝扮即是擬人化的表現。另

如《莊子．齊物論》所記莊周夢蝶的故事，「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蝶

之夢周是擬人化，周之夢蝶則是物化。擬人化與物化，經常是一體的兩面，在一個藝術的

表述中同時存在。 

《奼紫嫣紅》所使用的象徵法，可以就以下幾個層次來加以分析：一、花與人；二、

角色與群舞；三、古人與今人；四、舞者與編舞者。 

一、花與人 

在《奼紫嫣紅》的舞蹈開場時，人物未出，即看見漫天紫花片片散落，無止無盡。這

落花一直持續到終場仍不中輟，越積越多，鋪成一席花地。這般景觀，可說是暗合了《牡

丹亭》以花事而興，以牡丹亭畔、芍藥欄前、柳影梅香而見高潮的主題。因此，「落花」首

先象徵著這個故事的大環境、大氛圍。如朱棟霖描述這處花景「是杜麗娘驚夢、與柳夢梅

幽會激發愛情的環境，環境的奼紫嫣紅、詩情畫意烘托出兩人愛情。」13蕭君玲也形容，「紫

色花瓣緩緩飄落，漫天紫色基調形塑出浪漫的氣息，創造出時空重疊的交織現象，隱喻前

世今生至情至性的情感內涵。」14若是，無止境的花影，也進一步的象徵了不同時空的融合、

內心理想與現實得以相互轉換的總體，換言之，象徵了中國的時空觀。 

落花的同時，亦見人物在其中穿梭。（圖一）人物的心情，因此可以藉著花來象徵。如

朱棟霖所說：「亭名牡丹，欄為芍藥，正是以其奼紫嫣紅的風姿意象讓人想像杜麗娘青春的

美與豐盈，她的愛情豔異豐滿富有生命力。」15如杜麗娘與柳夢梅那般豐富多樣的感情與性

格層次，若能以花來觸發觀眾之感懷，興起一番聯想，未嘗不是一種如李漁《閒情偶寄．

詞曲部．結構第一》所說的「密針線」，以花寓情、細針密線地前後勾連。 

 

                                                 
13 朱棟霖，〈《牡丹亭》的魅力〉，《奼紫嫣紅牡丹亭》（台北市：遠流出版社，2004），頁 34。 
14 蕭君玲，《中國舞蹈審美》（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2007），頁 60。 
15 朱棟霖，〈《牡丹亭》的魅力〉，《奼紫嫣紅牡丹亭》（台北市：遠流出版社，2004），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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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開場時的一個場景，可見落花與舞人交錯飛舞 

二、角色與群舞 

群舞幾乎和落花一樣，是從開場就若即若離的在席地落花之間遊走散舞，有時動作一

致，有時各自紛呈。（圖二）與白先勇將《青春版牡丹亭》分成「夢中情」、「人鬼情」、「人

間情」三層結構類似，蕭君玲在編《奼紫嫣紅》時，將整支舞的結構，分為有些許重疊的

三大部分，其一是「杜麗娘的時空」，其二是「柳夢梅的時空」，其三是「兩人歡愛相守的

理想時空」。在第一個時空中，群舞襯托著杜麗娘，有時好像被她所引動而隨之起舞，有時

杜麗娘默然時，群舞則各自表述。（圖三）在第二個時空中，群舞或陪伴著柳夢梅，好似與

他對話，或獨自起舞。（圖四）在第三個時空中，群舞則在男歡女愛的場景之外，緩緩地舞

動。（圖五） 

 

 
圖二：群舞的另一場景，可見此時舞者們的動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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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杜麗娘與群舞 

 

圖四：柳夢梅與群舞 

 

圖五：左側可見杜麗娘與柳夢梅的歡愛，中及右則可見有群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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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三個部分中，群舞與角色的搭配來看，可以說群舞即象徵著每個角色心中不一樣

的心情、生命的不同情景片刻、或性格的不同面向。如前述，杜麗娘與柳夢梅的角色皆有

豐富的性格與感情層次，若要將這些層次一一表現出來，除了以花來象徵外，更可將群舞

視作是角色的分身。蕭君玲即以現象學中所謂的同一與多重的觀點，來解釋這種角色分身

的處理法：「不同的主體可能看到的是同一事物，卻看到不同的面向與角度，這是事物多重

呈現的現象之一。」16由此再進一步引申來說，角色與群舞的搭配，更象徵了不同的生命視

角，此視角不只由《牡丹亭》的文本提供（即杜麗娘與柳夢梅角色的豐富性）、更可由每一

個舞者及觀眾所提供，藉由各自對角色的體會、觀賞與觸發，交織成一個更遼闊的象徵性

義涵網絡。蕭君玲如是說： 

舞者與舞者之間的表現亦是多重呈現的現象，這是主體際性(intersubjectivity)的

問題。主體際性亦發生在舞者表演時的互動當中，因此，主體與主體之間是會相

互作用與影響的。不同的舞者對於相同的藝術內涵有不同的理解，才使得這個作

品的意涵更為多元豐實。因此，藝術內涵的同一性，在不同的舞者身體上，有著

多重呈現的意義。17 

三、古人與今人 

《奼紫嫣紅》中「古」與「今」的對照與象徵，可以細分為幾種不同層次：在最核心

的層次上，「古」與「今」即是以杜麗娘為基準而象徵著「死而復生前渴求夢想的杜麗娘」，

及「死而復生後理想得以體現的杜麗娘」。在擴大一點的層次上，「古」與「今」就可以任

何一個主體生命為基準，進一步的象徵著生命的自我凝視與觀照，「今日之我」對「昔日之

我」的反思與對話。在更大的層次上，「古」與「今」乃不需要固定的基準點，而成為任何

兩個不同時空的對照與呼應，象徵著「理想」與「現實」，或各個不同生命歷程（包括了任

何人、戲曲角色、編舞者、舞者、觀眾、讀者……等等）間的同與異。如是之「古」「今」

象徵，詳細討論如下。 

在舞蹈中，杜麗娘的角色，首先可見由二人飾演，一人著戲曲古裝，一人著簡潔仕女

妝扮，兩人分別出場後，相對而視。與此同時，有群舞在落花之間緩緩舞動。（圖六）為什

麼由兩人來飾演杜麗娘呢？這與群舞之為杜麗娘的分身有何不同呢？ 

                                                 
16 蕭君玲，《中國舞蹈審美》（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2007），頁 92。 
17 蕭君玲，《中國舞蹈審美》（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2007），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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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杜麗娘角色的分身 

兩人的差異，或可由其出現的情境差別來加以分析。戲曲古裝的杜麗娘出場時，總是

比較落漠、孤單，總是在旁觀視；而簡潔仕女妝扮的杜麗娘出場時，則有群舞相伴，似化

成千姿百態、萬種風情，與柳夢梅相見而得以男歡女愛的，也是這個杜麗娘。 

由此看來，戲曲古裝的杜麗娘，應是象徵死而復生前的杜麗娘，及其所處的那個時空。

蘊涵於其心中的生命情景，可以包括受到環境壓抑的鬱悶、獨自在花園尋夢的失落，或是

遍尋不著、傷感寂寞的離魂，或許更有著一種深長幽遠的期盼神思，忖度著她的人生境界，

時而進入，時而脫離。而簡潔仕女妝扮的杜麗娘，則是象徵死而復生後、或夢中理想境界

中的杜麗娘，及其所處的時空。其時杜麗娘已與柳夢梅結合，生命正朝一個新的方向開展，

理想正在一步步體現中。然而，兩個杜麗娘所代表的時空，並非絕然的劃分，在舞蹈中，

簡潔仕女妝扮的杜麗娘也有一段對著柳夢梅的虛影，表現出渴求而起舞的片段。兩個杜麗

娘加起來，正好是杜麗娘生命的完整全貌，或是象徵著《牡丹亭》故事中夢想與現實互動

的兩個階段。 

兩個杜麗娘還具有另一層涵義，即是象徵著通過生命的自我凝視與觀照，帶來了超越

世代的宏觀洞見與智慧。在舞蹈開場時，兩個杜麗娘曾相對而視，端詳對方良久；在簡潔

仕女妝扮的杜麗娘與柳夢梅歡愛時，戲曲古裝的杜麗娘則有如身處另一個時空，凝視著所

發生的事；舞蹈末尾時，戲曲古裝的杜麗娘、簡潔仕女妝扮的杜麗娘、柳夢梅三人相對而

視，有似突破了時空限制，一起默思這姻緣的因果總體。如此，這樣的相對凝視，可以說

即是今日之我對於昔日之我的一種反思與對話，並在默然的對話中了悟生命前進的動力（情

至），完成理想的可能弧度與進程，及生老病死的規律。進一步說，今日之我對於昔日之我，

更可象徵著今人與古人間的對話。 

每一個舞者及觀眾對各個角色的體會、觀賞與觸發，也可說是一種古今的對話。簡潔

仕女妝扮之杜麗娘與戲曲古裝之杜麗娘相互凝視的當下，兩位飾演杜麗娘的舞者亦在反觀

自身的角色；同時，其他群舞舞者也在觀照著這兩個杜麗娘，因為她們必須飾演杜麗娘的

不同心境；又此同時，觀眾亦在台下觀看這許多不同面向的杜麗娘，被感動時，想著與自

己生活情境的異同……。如此，類似的觀照可以無限的延伸下去。這正意味著，戲曲古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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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麗娘的期待與失落，象徵著簡潔仕女妝扮杜麗娘理想的體現，繼而象徵著普遍的人們，

生命歷程中所共有的理想與現實的問題。藉由象徵，古今的對話於是生焉！ 

四、舞者與編舞者 

上述諸層次的象徵，統合起來之總體，即是舞作與編舞者之間的關係。舞作的編創，

為表達編舞者的體會與感受，因此蕭君玲對於「情」與生命價值的反思所得即是《奼紫嫣

紅》，《奼紫嫣紅》象徵了蕭君玲的內在生命歷程，每一位舞者的身影，又可說象徵著蕭君

玲的生活光景。蕭君玲自己分析： 

編舞者與舞者的關係也是虛實互映的，編舞者與舞者是舞蹈藝術編創中的重要角

色，舞蹈編創是一個難度極高的群體溝通工作，編舞者的創作意圖即是虛幻的意

象，不僅需透過語言來溝通更需透過肢體動作來傳達予舞者。舞者依自身的專業

經驗試圖理解編舞者的創作意圖與核心情感，再藉由舞者的肢體動作表現出來，

這一切的溝通過程編舞者的傳達與舞者的領悟之間，這一來一往有如虛實的互映

關係。18 

透過上述諸層次的象徵法的運用，《奼紫嫣紅》即在「情至」的基調上，更得以表達出

《牡丹亭》所蘊涵的一種關於生命處境的寫照，即理想與現實的一體兩面，同時得以引導

觀眾體會到，這種生命處境，其實存在於古與今的每個人的生活中。 

肆、虛實相生 

虛實相生，不僅是哲學，也是一種技法。「虛」在中國哲學中代表著「心志」、「感情」，

以及「理想」。早在老莊道家的先秦哲學中，即認為「虛」與「實」俱是「真」，莫不得以

虛為幻為假。在近現代的著述中，朱志榮《中國藝術哲學》中提到：「感性形象為實，主體

情感為虛。藝術所表現的，並不只是甚至主要不是山川草木造化自然的實境，而是因心造

境，以手運心的虛境，通過虛而為實，便構成了審美的境界。」19這樣的觀點，或許源自於

王國維《人間詞話》中之立論： 

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

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故也……自然中之物，互相關係，

互相限制。然其寫之於文學及美術中也，必遺其關係、限制之處。故雖寫實家，

亦理想家也。又雖如何虛構之境，其材料必求之於自然，而其構造，亦必從自然

之法則。故雖理想家，亦寫實家也。20 

「虛」與「實」轉換成為一種編舞技法與舞台設置，在《奼紫嫣紅》中，即可見主要

表現在兩件事物上，一是天幕背影，一是紗幕。 

                                                 
18 蕭君玲，《中國舞蹈審美》（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2007），頁 31。 
19 朱志榮，《中國藝術哲學》（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頁 101。 
20 王國維，《人間詞話》（臺北：宏範書局，1975），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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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杜麗娘對著虛幻的柳夢梅起舞 

 

天幕背影，指的是在「杜麗娘的時空」這一段舞蹈結構中，為描繪杜麗娘思念並追尋

夢中的情郎，將飾演柳夢梅的舞者身影，投影在天幕上， 與在舞台正中間的簡潔仕女妝扮

杜麗娘，一虛一實，相對而舞。（圖七）蕭君玲闡述其設想： 

運用多媒體的效果將真實在舞台上的舞者與天幕上的幻影對舞，造成虛實交互作

用之境，這是以視覺效果所呈現的虛實、以及異時空之境。在這支舞的第二段創

作中，在前世記憶引領作用下，一種如夢幻般的情境浮現眼前，此時群舞手持牡

丹花在紫色氛圍的情韻中緩緩而舞，表現幻畫般的情愛詩境，女舞者與投射在天

幕上男舞者的身影互動共舞，虛實相映，表現著前世今生之虛幻與真實之意境。
21 

「虛」既在中國哲學中代表著「心志」、「感情」、「理想」，在技術上，虛實交替，即象

徵了夢想理想的體現。例如天幕上的虛幻身影，在舞蹈結構將從「杜麗娘的時空」轉換到

「兩人歡愛相守的理想時空」時，藉由舞台技術的配合，飾演柳夢梅的舞者真的從舞台後

走上了台前，好比虛影從天幕上出來變成了實體。接著的舞蹈動作所描繪的，即是杜麗娘

與柳夢梅歡愛的情景。 

紗幕的運用，則靈活的區隔出舞台的表演空間，及區隔或融合包含舞者與觀眾的總體

劇場空間，象徵了不同的時空及其間的轉換。明顯的例子有二處，一處是用以建構「兩人

歡愛相守的理想時空」的紫紗幕運用，另一處則是在開場及結束時舞台前，半透明黑紗幕

的使用。 

如何用紗幕來建構「兩人歡愛相守的理想時空」呢？乃是透過一系列的場景動作來完

成的。首先在舞台後方原先投射柳夢梅虛影的天幕，突然滑入了左右兩片黑幕，蓋住整個

天幕後，又即刻從中間向左右打開，露出一條上下狹長的白色間隙，有如從原來柳夢梅的

虛幻時空中，產生了一個閘門通口，通往舞台的現實時空。（圖八）繼而飾演柳夢梅的男舞

者，真的從舞台後方的白色間隙中走了出來，同時飾演杜麗娘的女舞者，也從前舞台緩緩

地步向後舞台，兩人相向而行。（圖九）女舞者的身後，拖著一席長長的紫紗幕，當兩人會

                                                 
21 蕭君玲，《中國舞蹈審美》（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2007），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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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相擁時，紫紗幕即緩緩向上升起，區隔了觀眾與兩人的身影，觀眾可以間接地從半透明

的紗幕中看到兩人的歡會舞容。（圖十） 
 

 

圖八：向左右兩側打開的閘門通口，有如時空隧道 

 

圖九：虛幻的柳夢梅走了出來，變成真實的柳夢梅，與杜麗娘歡會 

  

圖十：杜麗娘身後的紫紗幕緩緩升起，隔出一個象徵兩人相會的特殊時空的舞台區 

透過以上的系列動作，舞台上巧妙地被區隔成三個獨特的時空區域：舞台中間由紫紗

隔出來的，象徵了杜麗娘與柳夢梅歡愛的理想時空；另外，觀眾所看到的紫紗幕外的舞台

右後方，戲曲妝扮的杜麗娘佇立凝視紫紗幕內的世界，象徵了復生之前的杜麗娘的時空，

及其內心對於夢想的睇視；至於舞台左右紫紗以外的空間，有群舞舞動，這個區域的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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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比較曖昧，既可象徵與柳夢梅歡會的簡潔仕女妝扮杜麗娘的愉悅激動心情，又可象徵戲

曲古裝杜麗娘渴求愛情的強烈期盼或對於人生虛空的感懷。（圖十一）正因為有這種曖昧

性，使得群舞的時空成為復生前的杜麗娘與正在歡會的杜麗娘兩個時空的疊合處，換言之，

這種曖昧性，可以象徵出復生前杜麗娘的心情與虛幻夢想，與復生後杜麗娘的心情與歡會

之體現，其間的相互虛實對比呼應。 

 

圖十一：由紫紗幕所區隔出的三個時空／舞台區域 

《奼紫嫣紅》的舞蹈開場及結束時，於舞台前使用了半透明黑紗幕，則使舞台上所象

徵的《牡丹亭》故事中的虛幻世界，與劇場中觀眾的現實世界，產生了對比或聯結。開場

時，介於觀眾席與舞台中間，有一層半透明的黑紗幕。觀眾且先聽到了舞台傳來的音樂聲，

繼而隱約看到了戲曲妝扮的杜麗娘出現在舞台後方的正中央，及聽見戲曲念白─「原來奼

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的聲音。至

此，可說舞台上的世界，仍是《牡丹亭》故事中的、虛幻的世界。 

 

圖十二：黑幕升起，簡潔仕女妝扮杜麗娘出現，留下戲曲古裝杜麗娘在台後 

接下來的發展，是黑紗幕緩緩升起，戲曲古裝杜麗娘一轉身，簡潔仕女妝扮杜麗娘出

現。（圖十二）觀眾這時即可很明確的意識到，舞台上的空間與觀眾席的空間「直接」連在

一起，並且少了黑紗幕的區隔，感覺上虛實兩個世界「交融」在一起。這就象徵了故事的

時空與現實的時空相融合。換言之，隨著開場，觀眾從自己的現實世界，進入了《牡丹亭》

／《奼紫嫣紅》的綺麗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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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終場黑紗幕又降下，區隔開舞台與觀眾 

舞蹈的結尾，是黑紗幕又復緩緩下降，重把舞台區與觀眾區隔了開來。（圖十三）如果

觀眾在整齣舞作的過程中受到了感動，那麼最後的這個區隔的動作，不啻為又提了最後一

個問題給觀眾：剛才所觀看的、所感動的，真邪非邪？是純屬故事的虛幻時空、舞台的虛

幻世界，還是所象徵的真實人間至情？自己所坐的位置，是真實人間的現實嗎？還是又只

是另一層隱形的黑紗幕所隔出的、人生如夢的世界？這就呼應了許倬雲讀過《牡丹亭》後

所提出的大哉問式的感想： 

大夢之中的夢，有夢醒之時，而大夢本身，則儼然若真；是以在大夢中，生可以

為死，死可以為生！湯氏故佈疑陣，留下大夢，不說到夢醒，只為了暗示「空即

是色」！所謂「圓駕」，也不過是大夢覺醒前的一剎那而已。還須由枝頭幾聲角

鳴，方才是夢覺的情景。如此解夢，不知是否又是一番夢話？22 

伍、總體舞蹈結構 

以上所論之各種技法，包括意象的使用、象徵的設置、虛實的安排等等，都必須囊括

在一個總體的舞蹈結構與場次序列中，才能讓其功能相互交連而累積，產生一齣意義聯貫

的舞蹈。 

《奼紫嫣紅》的總體舞蹈結構，可以表示如下（圖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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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總體舞蹈結構圖 

 

在這個結構中，中心點是顧盼今日與昨昔、反思夢想與現實、思惟上貫穿了所有時空

的杜麗娘［圖中標號 1 者］。她是一個超脫的角色，象徵著柳夢梅加杜麗娘兩人的、大我的

生命歷程，而由戲曲古裝的杜麗娘來代表。由於其超脫性，因此在演出場序上，她幾乎每

一場景都會出現。 

環繞著中心點的外一層舞蹈結構，是並列的三個不同時空。其一是杜麗娘自己的時空

［圖中標號 2 者］。這即是由簡潔仕女妝扮的杜麗娘，帶著群舞，所展現的場景。其中最主

要的舞蹈片段，是表現杜麗娘尋夢、思念柳夢梅這個虛幻夢中情人的情境。 

其二是夢或理想的時空［圖中標號 3 者］。這個時空表現的是杜麗娘與柳夢梅歡會恩愛

的情景，既象徵著杜麗娘在後花園的夢中，所發生的情事及玄思，也象徵著杜麗娘死而復

生後，與柳夢梅真的會合成婚的理想體現。 

其三是柳夢梅的時空［圖中標號 4 者］。這個時空以柳夢梅加上群舞來展現，但其並非

刻畫柳夢梅在後花園中拾畫而愛上畫中人的一節場景，而是呈現較內在的柳夢梅心思，表

現柳夢梅對於這一段情緣的反思，歡樂之餘透出擔憂，真情之中又透著幻滅。 

這三個時空，在演出的場序安排上，是先從杜麗娘的尋夢開始［標號 2］，再直接轉化

至夢或理想的境地之中［標號 3］，繼而若即若離的跳脫出來，呈現柳夢梅的反思［標號 4］，

最後讓三個時空交疊，即讓戲曲古裝杜麗娘、簡潔仕女妝扮杜麗娘、柳夢梅三個角色互相

凝望，（圖十五）有如彼此觀照反思，省悟整個故事的前因後果一般［標號 5］。 

                                                                                                                                             
22 許倬雲，〈大夢何嘗醒〉，《奼紫嫣紅牡丹亭》（台北市：遠流出版社，2004），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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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柳夢梅、簡潔仕女妝扮杜麗娘、 

戲曲古裝杜麗娘相互睇視反思 

在三個時空的外圍，還有一層最大的舞蹈結構，即是舞蹈演出所在的劇場時空，象徵

著舞蹈演出與觀眾的關係［標號 6］。在演出的序列上，即由開場時黑紗幕的升起，與結尾

時黑紗幕的下降，來表現出來。 

從這樣的舞蹈結構及場次序列，可以看出一種由內而外的象徵性，環環相扣，層層擴

大。換言之，由杜麗娘一人之心境，擴展而成為交織三個時空的戲曲故事，再推而廣之，

由小我到大我，成為涵蓋所有觀眾的生命反思。 

《奼紫嫣紅》的舞蹈結構，也正體現了蘊涵於《牡丹亭》的中國歷史時空觀。所謂的

中國歷史時空觀，指的是中國對於不同的人事物、不同的時空情境，總是以一種總體的觀

點來看待，如先秦哲學中的天人觀、儒家哲學所強調的天道與人道、道家哲學所著重的法

自然、司馬遷《史記》所說的「觀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光《資治通

鑑》所彰顯的「治亂之道，古今一貫；治亂之道，古今同體」。反應在具體的生活上，則知

人生的義理或生命的境界，或需要聯貫數世代的生命歷程，才得以實現，得以總結。 

《牡丹亭》所記述的至情故事，雖然分成了許多段落與時空來表現，但從中國的時空

觀來看，杜麗娘與柳夢梅的至情理想只是一事。而《牡丹亭》的至愛一事，也成為中國總

體人文精神這一大事的其中一小事例。《奼紫嫣紅》的層層舞蹈結構，即清楚的將這種大事

蘊涵小事的總體時空觀表現出來。 

陸、結  論 

《奼紫嫣紅》的編舞技法，大約如上所論，可分為意象的設置、象徵義涵的考量、虛

實的安排、及總體結構的統整。而在這些技法的運用下，《奼紫嫣紅》的舞作結構於是成形，

同時舞蹈動作所涉的內涵，也在蕭君玲與舞者不斷的排練及溝通中，掌握得越來越細緻，

不但將《牡丹亭》的文本義涵表現出來，也透顯出相涉的中國傳統哲學與美學。 

如蕭君玲所說的，「對於舞蹈創作者與舞者而言，都是需要感受美的能力與表現美的能

力，此二種能力缺一不可。」而編創舞蹈的最深層次或最高境界，即是能夠扣合而融入文

化發展的大脈絡，「中國舞蹈美學無法脫離中國傳統哲學而存在，其審美旨趣亦在於哲學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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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上生發的。」23  

透過《奼紫嫣紅》編舞技法與舞作結構的分析，除了可以說明文化內涵如何經由舞蹈

來體現外，亦可顯示舞蹈工作者是如何擔負起傳播、發展及融合文化的使命。《奼紫嫣紅》

的編舞技法可供其他編舞者所借鏡而轉化運用，《奼紫嫣紅》的文化關懷同樣值得其他人的

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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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analyses the choreographic process of the dance “The blossoming Purple and Red”, 

illustrating the choreographic skills such as the setting of imageries, the use of symbol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virtual real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ra-structure of the dance. This research 

elucidates that, through these choreographic skills, the dance embodies ideas with abundant layers of 

philosophic and aesthetic signific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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